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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哲学不是固定不变的教条，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动态过程。马克思的交往思想也经历了类似的演

变，从其思想的萌芽阶段，到逐渐成形，再到最终确立。这一思想的发展不仅展现了马克思个人哲学思

想的变化，也揭示了哲学史的进程和动态性。本论文旨在重点研究马克思交往思想的萌芽时期，深入探

讨马克思早期唯物主义思想的转变，尤其是从《博士论文》时期受自我意识哲学影响的思维，到《莱茵

报》时期因物质利益等现实问题的影响而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一思想的转折标志着马克思的交往

思想逐渐从自我意识主导转向唯物主义主导。通过这一转变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唯物史观

的理论创立及其内在的逻辑基础，并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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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ilosophy is not just a fixed and unchanging dogma, it is a constantly evolving and cha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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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process. Marx’s ideas on communication have also undergone a similar evolution, from the 
embryonic stage of his thought, to gradually taking shape, and finally established.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ideology not only demonstrates the changes in Marx’s personal philosophical thought, but 
also reveals the process and dynamics of philosophical history.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focus 
on the embryonic period of Marx’s communication thought, and to deeply explore the transfor-
mation of Marx’s early materialist thought, especially from the thinking influenced by self-con-
sciousness philosophy during the doctoral thesis period to the research on political econom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practical issues such as material interests during the Rheinische Zeitung period. 
The turning point of this ideology marks the gradual shift of Marx’s communication thought from 
self-consciousness to materialism.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this transformation,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internal logical basis of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and further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Marxist materialist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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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交往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贯穿了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解，并

为他的社会变革理论提供了核心框架。然而，在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中，尤其是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

思主要集中于对自然哲学、伦理学和人类社会的思考，交往思想仅仅处于萌芽状态，更多的是一种潜在

的思维趋势，而非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尽管对社会和人类存在进行了深刻的哲学

思考，但他并没有在理论上明确界定交往作为社会互动的独立范畴，而更多的是通过探索个体自我意识

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间接地为后来交往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维基础。进入《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

思想逐渐与具体的社会现实产生了更紧密的联系。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开始关注和揭示因物质利益引发

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尤其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经济不平等和政治压迫现象。通过对普鲁士社会的观

察和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剖析，马克思愈发意识到，社会问题的根源并不局限于抽象的理念或单纯的自我

意识，而是深深植根于物质生产关系、经济利益和阶级结构之中。这一转变促使马克思逐步从哲学的思

辨层面，转向了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注，开始探讨如何通过理解和改造现实社会的物质基础，来实现更为

平等的社会交往。 
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的交往思想逐渐从早期的自我意识主导，向更为复杂的唯物主义主导转变。

这一转变标志着马克思与早期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决裂，马克思开始批判传统哲学中的抽象思维，主张

哲学应当回归到物质世界中，通过对物质生产、经济结构以及阶级关系的分析，揭示社会交往背后的深

层次结构。马克思通过对社会实践的考察、对经济关系的深入剖析以及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最终从哲学

的抽象层面转向了对物质社会关系的关注，走向了唯物主义的研究阵营。因此，马克思交往思想的转变，

不仅仅是理论的进步，更是社会历史观的深刻转折。通过对马克思交往思想萌芽时期的研究，我们可以

深刻感悟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转折。马克思将交往从个体意识的抽象层面拉回到社会现实的物质基础上，

建立了一种能够解释社会交往实际机制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不仅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

坚实的基础，也为其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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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我意识视阈下的交往 

虽然马克思在《形态》中首先就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然而，在马克

思早期的思想体系中，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理论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倾向于从自我意识角度出

发探讨问题，并高度重视人的主体性地位，强调个体在认识与变革现实中的主导作用。自我意识哲学也

使马克思催生了交往思想的萌芽。 
马克思在加入“博士俱乐部”后，其思想开始摆脱宗教的束缚，逐渐将“人”置于其理论的核心地位

[1]。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通过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与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进行创造性研究，详细探讨

了两者原子论之间的差异。这种探讨为交往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贡献。 
德谟克利特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他认为原子具有直线下落的特性，并承认其相互排斥的运动规律。

在他的理论中，这种运动模式体现为个人生活在既定的轨道上，各主体始终保持并行状态，既不存在交

汇，也彼此排斥，互不相容。因此，德谟克利特的哲学无法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他尝试研究社

会科学并从外部世界积累知识和经验，但在他看来，这些研究仍然局限于物理学的研究，是抽象的。伊

壁鸠鲁提出了原子运动的第三种形式——偏斜运动，这一理论强调个体自由意志与自主思考的作用，

从而奠定了一个独立于机械决定论的客观世界。在这一世界观下，人类能够借助自身主观意识来探索

并理解周围的现象，使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显得晦涩难解。此外，他还将偏斜运动的概

念延伸至政治与社会领域，进一步阐释了人与人之间深层次互动的逻辑，从而赋予个体更多自主选择的

可能性。 
通过比较，马克思认为二者原子论的差别就是自然哲学同自我意识哲学的差别[2]。德谟克利特的物

理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其中既包含了经验实证的物理学内容，也掺杂了神学因素。相比之下，伊

壁鸠鲁的物理学突破了经验实证的限制，转而构建了一套以人的自我意识为核心的哲学体系。马克思认

为，原子的偏斜在伦理学中提供了深刻的解释：这种偏斜和碰撞象征着个体在打破既定生活轨迹后产生

的互动，是自由意识的体现。受马克思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他否定了德谟克利特对原子运动的机械论

解释，认为这种观点将物质世界割裂成彼此孤立的个体，而人在其中只能被动适应其变化。相比之下，

马克思借鉴了伊壁鸠鲁关于原子偏斜的思想，更加突出个人意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强调个体在现实世

界中的能动作用。 
马克思认为，原子的偏斜在伦理学中具有重要的解释意义。伊壁鸠鲁并非简单地沿用德谟克利特的

原子理论，而是突破了机械的宿命论，将伦理学与对自然世界的解释相结合，从而发展了具有社会哲学

思想的新理论。在主体意识的驱动下，个体不仅能够与物质世界产生联系，还可以依据自身意志的判断，

主动构建其交往方式与生活形态。 
此时马克思的交往思想明显受到自我意识主导的影响，建立在抽象的人物概念之上，表现为一种纯

粹精神层面的交往。然而，随着对社会生活认识的深入，马克思逐渐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并不仅仅停留

在表层现象，而是深植于其背后的政治结构与经济体系。因此，他认为要解决问题，必须从这些客观的

社会因素入手。这一转变也使马克思的交往理论随着他对哲学思想和物质生活的深入探讨而不断演进和

完善。 

3. 现实生活视角下的交往 

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经历了各种社会问题，意识到交往是根植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的，

而不是单纯自我意识的主导。由此马克思开始探寻政治经济学，他的交往思想也转向了现实生活的视角。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撰写了多篇探讨书报审查问题的文章。在与普鲁士政府的辩论过程中，

他逐渐认识到，物质利益在不同社会阶层的思想和行为中起到了制约作用，并深刻体会到社会矛盾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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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些利益冲突所引发。尤其是在《关于林木盗窃法案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开始深入研究物质利益

与社会等级、国家以及法律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谴责统治者随意支配国家和法，法律往往服务于特

权阶层。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对摩泽尔地区农民生活的实际情况进行考察后，他注意到政府与人

民利益之间存在对立和矛盾[3]，通过这些，马克思发现虽然自我意识被视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原则，但在

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它却被扭曲为特权阶层的意识形态。法律实际上成为了维护贵族阶层利益的工具，

所谓的平等仅仅停留在理论和观念层面，普通公民之间的关系愈来愈趋于不平等，实际上并不具备维护

自身权益的真正权利。 
这些新的经历和认识促使马克思越来越明晰社会背后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强大，虽然马克思此时还没

有掌握对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研究，只能继续沿用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分析框架，但是他已经在思考现实的

生活世界[4]。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批评了黑格尔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颠倒理解，并针对

这一错误观点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批判。马克思逐渐认识到，黑格尔的哲学中抽象的自我意识并不能经受

住现实的考验，它更像是空中楼阁。黑格尔的哲学理念本质上更倾向于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非代表

普遍个体的诉求。因此，在他的理论框架中，市民社会并非具有普遍性，而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领域。他

认为国家对所有事务具有决定权，个人唯有在国家的统治下才能实现自身价值。此外，他主张法律由国

家制定，所有社会问题的解决标准皆需遵循国家命令，换句话说，市民社会的实际运作受国家主导。然

而，“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5]”。马克思准确地揭示了市民社会与国

家之间的联系，并探讨其中隐含的经济与物质要素，因此交往也不只是存在于精神领域的交往，还需到

现实中去寻找。 
马克思认为要实现真正的平等，必须推翻资产阶级，以实现个人的彻底解放。只有回到现实社会中，

揭示导致不平等关系的世俗原因，才能实现平等的交往。因此，物质社会成逐渐为马克思研究的核心领

域。马克思的世界观在 1844 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马克思为研究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这一年，

他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谬误进行了全面批判，与其思想体系彻底决裂，并转而投身于唯物主义的

研究[6]。下面就将在此基础上进行阐述。 

4. 走向唯物主义的交往 

在马克思早期的思想中，尽管“交往”这一概念尚未得到明确的提出，但马克思的思维发展已经隐

约指向了这一概念的潜在框架。随着对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现实社会矛盾的深入反思，

马克思逐渐意识到，社会变革不仅仅是思想层面的调整，更需要触及社会结构和物质条件的深层次变动。 
青年黑格尔派在批判宗教和专制制度的过程中，提出了对现有社会进行变革的命题。然而，他们将

世界的本质归结为精神现象，并认为变革的关键在于转变人的意识，因此始终未能突破精神领域的局限。

他们的讨论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无法真正深入现实经验的世界。根据青年黑格尔派的看法，所谓“改

变”不过是对世界理解方式的调整。他们通过概念来修正概念，本质上只是停留在思想层面的语言转换，

而未能真正触及现实经验的本质。换言之，他们的方式更像是一种文字游戏，无法真正对现实世界产生

实质性的影响。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鲍威尔的观点进行了批判。鲍威尔将

犹太人的解放单纯归结为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宗教矛盾，忽视了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政治因素，而马克

思则把这个问题放在社会历史的视阈中探讨，人的解放应被视作政治问题，而非宗教问题。人的解放不

是政治解放，而是要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从旧的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这实际上也是在对资本主义进行

批判[7]。但对马克思来说，批判仅仅是一种方法手段，而非最终目标。他的真正目的在于实现人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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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由发展，这里预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 
革命运动也是一种交往方式，是通往政治解放的一种路径。从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辨析、国家和

市民社会的辨析中，马克思已经触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初步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马

克思将无产阶级革命作为人的解放的途径，实际上也是将交往活动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了[8]。
这为马克思交往思想的发展和建构奠定了基础。 

上述的分析展示了马克思交往思想的启蒙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中的确已经产生了交往思

想的萌芽，并且已经看到了具体的、实践的问题。其思想已经从早期的抽象的哲学引向了实践的哲学。

尽管马克思此时没有真正确立其“交往”思想，但其思维的转变也为马克思后续找到打开现实世界大门

的钥匙埋下了伏笔，从现实视阈进一步探寻他的唯物主义实践哲学。 

5. 结语 

通过对马克思交往思想启蒙时期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过程，

并理解这一转变如何影响了他的社会理论与哲学体系。马克思的交往思想不仅仅关乎个体之间的精神交

往，更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深刻反思与解答。马克思对交往的理解，从早期的抽象理论，到后期的社会

实践，展现了他哲学思想的丰富性和历史深度。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

理解，也为我们探索当代社会交往和全球化进程中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总体而言，马克思的

交往思想经历了从自我意识的哲学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反映了其思想体系的整体发展。这一过程不

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变革的深远影响提供了有

力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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